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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的夏天，
世代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布利亚特
蒙古人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并产生了
严重冲突。一方是以部落首领嘎尔
迪老爹为代表的大清驿站部落，其固
守陈规，顽强地活在历史当中，仍把
自己和部众当成大清的子民，与沙俄
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像一匹勇敢的
头马护卫着世代经营的驿站地。由
嘎尔迪老爹的岳父仁钦王爷统治的
布利亚特蒙古部落，已被苏维埃十月
革命推翻，而苏维埃革命的领导人正
是嘎尔迪老爹的儿子班扎尔，他已经
是布利亚特红军的首长。嘎尔迪老
爹认为自己人生失败之笔，是迫于沙
俄的淫威，将班扎尔及其许多贵族子
弟、平民子弟送进赤塔的各类学校学
习，接受沙俄的教育，中了沙俄“断根
的阴招”。而系统接受俄化教育的班
扎尔，最终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是早期的俄共党员，并成功地领
导了赤塔地区的苏维埃革命。班扎

尔认为其父亲嘎尔迪老爹统治的布
利亚特蒙古驿站地，是远东最后一座
封建堡垒，必须以武力摧毁。父子之
间的争斗始于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
朝日出山的工业文明和日落西山的
游牧文明在父子之间势若水火，已经
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在嘎尔迪老爹忍痛处死班扎尔
时，被萨瓦博士冒险救下，从此父子
之间恩断义绝，大战一触即发。而审
时度势的远东人民委员、革命家谢尔
盖在被沙俄流放时，曾被嘎尔迪老爹
救过命。他认为嘎尔迪老爹尊重列
宁，并不想与苏维埃革命作对，并在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现困难时，援助
过苏维埃政权，嘎尔迪老爹不过是想
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子民永远地
生活在自己经营的“中国地”里。嘎
尔迪所做所想尽管是那样不合时宜，
但受到谢尔盖的尊重。他更想将这
支骠悍的蒙古骑兵收入苏维埃军队
里。因为俄国的苏维埃革命受到帝

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各种
反对势力全部集结到了远东，远东已
经成为了战场。日本及美英协约国
联军、匪首谢苗诺夫，旧沙俄高布察
克及各类反苏维埃势力，都汇聚到了
布利亚特草原，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为了捍卫布利亚特草原，
英雄的嘎尔迪老爹出手相助谢尔盖、
班扎尔领导的布利亚特苏维埃政权，
并击溃了犯境的高布察克、谢苗诺夫
武装。后因自己的新婚妻子，旧俄的
卡捷琳娃公主被苏维埃政权通揖，又
与谢尔盖、班扎尔所领导的苏维埃红
军产生了冲突，嘎尔迪老爹陷在了各
类政治武装势力所形成的漩涡里，不
能自拔……

日本侵略军妄图称霸远东。嘎
尔迪老爹与日本侵略军、谢苗诺夫白
匪展开了殊死斗争，日本侵略军的飞
机大炮摧毁着布利亚特草原。嘎尔
迪老爹率驿站部东归，艰难跋涉最后
拥入祖国的怀抱……

肖亦农简介

当代小说家。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
委员会委员，内蒙
古作家协会名誉主
席。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以知青小说
享誉当代文坛，是
中国知青作家的代
表人物之一。共创

作各类文学作品600万余字，现结集出
版的有肖亦农文集八卷本等。代表作有
中篇小说《红橄榄》、长篇小说《黑界地》、
电视文学剧本《爱在冰雪纷飞时》《我的
鄂尔多斯》、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
传奇》等。作品曾获《十月》文学奖、庄重
文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
奖等文学奖项。

黄宾堂：布里亚特人的命运及个
性，他们的英雄情愫及义无反顾的抉
择，成为燃烧作家激情的不竭动力，它
是足以覆盖作家思维和情感边际的史
诗级的大题材，令人欣喜的是，作家肖
亦农运用典雅、优美而有力量的文学语
言，很好地重塑和呈现了这丰盛的存
在，我认为是近些年来少见的史诗性作
品。

包明德：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
庐》，以扣人心弦的精采情节，在民族叙
事与民间文化、跨越文化的书写中，运
用精致的叙事技巧，讲述了清朝末年发
生在贝加尔湖畔的生动故事。作品体
现了作者放飞想象，推开了生活、知识
与经验的新一扇窗口，展示了创新性的
构思与表达。

胡平：《穹庐》题材雄厚新奇，民族
特色、地域特色十分鲜明，场面波澜壮
阔，读来让人身临其境、心临其境，是一
部史诗性著作。读完这部小说，感到作
者是下了大功夫、大力气的。这种投
入，是不能以时间来计算的。

周大新：《穹庐》是一部具有史诗品
格的作品，我为它点赞。其一，作家在
作品中有一个广阔的背景设计。其二，
作家在作品中完成了对众多人物形象
的成功塑造。其三，作家在作品中有着
宏大的思想追求。作者想以一个蒙古
族部落的生活迁徏历史，来展示游牧文
明的迷人之处和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
力，正是这种思想追求，使史诗性写作
有了内在的精神支撑。其四，作家保有
着对所写历史的客观眼光，为读者留下
思考空间，这也是史诗性作品应该具有
的气魄。

朱向前：《穹庐》表现了一种更为宽
阔、博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
作家始终以文学的、艺术的、人道的、人
性的标准来塑造人物，来讲述故事。

梁鸿鹰：十分可贵的是，《穹庐》所
体现出来的捍卫、生存和回归等主题，
没有被概念化、抽象化，是通过具体鲜
活的人物的喜怒哀乐、挣扎与反抗反映
出来的。小说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
对人性、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对人生
和对未来的希冀与期盼。

刘玉琴：这部作品以重大题材，深
刻题旨，鲜明人物，真诚而富有创意的
书写，提供了同类题材小说创作新高度
的范本。题材选择与呈现方式具有创
造性，充满浓厚的审美意蕴。

石一宁：小说探索了在历史的大变
局中，生活于特定地域的人群的情感、
心理与命运的起伏跌宕，人性深处的裂
变与守恒，不同信仰与价值观的激烈博
弈与搏击。

孟繁华：在我看来，《穹庐》的成功
大约有这样几点值得谈论的：第一是其
史诗品格，第二是一部英雄传奇，第三
是地方性知识。

贺绍俊：《穹庐》是一部现实主义的
力作。肖亦农以《穹庐》证明了他是一
个忠诚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家，他以这部
作品表达了他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敬意。

白烨：《穹庐》不仅故事丰繁而传
奇，而且人物特别生动而传神，可以说
这部作品，是一个人物支撑起一部作
品，一个人物表现了一个族群，一个人
物揭示了一段历史。

陈福民：《穹庐》在复杂动荡而极为
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讲述了一段生动而
艰难的往事，把故事置放于尖锐的文明
冲突、历史冲突和父子冲突中展开，真
实而令人信服地讴歌了蒙古族人民热
爱祖国、坚守正义的高贵选择。小说塑
造了众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在现实
主义的描写之中，又有不失时机的浪漫
主义渲染，使作品的风格严肃而不拘
泥。

张柠：尽管他在写一个历史故事，
但远远不能用“历史小说”来命名。他
写了历史，但不局限于写历史，远远超
出了历史的范畴。他写的就是人，是命
运。

兴安：这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
义交织的历史叙事，也是一部体现英雄
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正能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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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倩

记者：您的新作《穹庐》讲述了一
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契机
触发您要去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从
有创作这部作品的念头到完成，历经
12年之久，为什么会花费了这么久的
时间？

肖亦农：故事发生在远东西伯利
亚。正当苏联十月革命如火展开时，
以日本为主的协约国对十月革命进
行了武装干涉，并妄图称霸远东。其
阴谋遭到了布利亚特部众的竭力反
抗。本书的主人公嘎尔迪老爹是布
利亚特部落首领，其子班扎尔是布利
亚特红军首领，对布利亚特这个部落
的前程发生了分歧。因为这支部落
是在明末清初从黄河边土默川平原
来到贝加尔湖边的。300年来他们
与沙俄坚持不懈斗争，始终捍卫自己
的游牧地。但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
和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这支游牧
部落与祖国分开。当十月革命时，嘎
尔迪老爹率部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共
同驱赶高布察克、谢苗诺夫率领侵犯
的哥萨克匪帮，捍卫了祖先的土地。
由于他收留了落难的俄罗斯卡捷琳
娃公主与班扎尔发生了矛盾，甚至产
生了对抗。嘎尔迪老爹在多重选择
后，率部与白匪军、日本侵略军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一路征战八千里历经
千辛万苦回到祖国。

12年前，我受邀写一部反映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电视剧。
当时制片方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大
约有上千万字，有相当一段时间，我
浸淫在这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渐渐
走进了尘封的历史之中，也融进了那
峥嵘岁月之中。我以一个写作者的
敏感，觉得这里面可能蕴藏着一个深
不见底的大故事。于是，我开始涉猎
这个神秘的蒙古部落的历史、文化、
音乐、舞蹈、服饰、饮食，以及他们的
好邻居、好朋友鄂温克等部落的历史
文化风情。通过对布里亚特部落及
邻近的鄂温克族、巴尔虎蒙古部落历
史文化的梳理，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
个文学的富矿之中，随手捡起什么，

都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布里亚特
部落的迁徙史，更让我对这个蒙古部
落充满了敬意和尊重。布里亚特人
的东归故事吸引了我，感动了我，我
想写一部反映这个部族东归的长篇
小说。于是我开始结构故事，并且动
了笔，很快写出了一部分。

后来，我竟把未完的稿子放下
了，不是没感觉，而是感觉太充沛了，
让我抓不住方向，顺着任何方向走，
都能走下去。但线索太多，跨度太
大。拿起放下，放下拿起，文学还真
不是放得下拿得起的事情，我写了
删，删了再写，折腾了几年，总算有了
眉目。当中还去了几次俄罗斯，到过
西伯利亚、额尔古纳河、锡尼河，走进
布里亚特人中间寻找感觉。越进入
到草原，越觉得自己的语言文字苍
白，越对自己的写作不满意。有时会
沮丧地感到，在一种古老的历史和文
化面前，你什么也不是，我甚至多次
萌生放弃的念头，但还是舍不得。再
后来，我去布里亚特民族自治乡，见
到了一位精通布里亚特历史的长者，
他叫巴拉登道尔吉。他感慨地对我
说，知道我们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
了，你是一个。我说我正在写一部长
篇小说，是写人，不是写历史。他笑
笑说，一样的。我说我是写活在历史
中的人。多少年来，我想寻找蒙古族
的英雄情愫，正是这种英雄情愫造就
了蒙古民族的辉煌。蒙古民族的主
基调应是英雄情愫。而英雄情愫的
不断变化，正是我这部作品写作意义
的所在。布里亚特人的东归壮举，无
疑是蒙古民族英雄情愫的集中爆发。

巴拉登道尔吉老人告诉我，他这
些日子在阅读一部写布里亚特草原
的作品，是斯大林时期的事情，你也
应当读一读。他取来了那本书，是俄
文的，我说我看不懂。他说我可以帮
你翻译成蒙古文。我说蒙古文我也
不懂。他说那我就翻成汉文。我俩
说定了，半年之后，老人翻译的厚厚
的几本汉文手稿，就交到了我的手
里。当我看着他那整齐的、不时夹杂

着蒙古文、俄文的手稿，眼睛有些湿
润了，这是位年届八旬的老人啊。这
位布里亚特长者，对我，对我所要写
的活在历史中的人投入了多大的期
待啊。

几年来，我的行囊里总是装着巴
拉登道尔吉老人的译稿，不时取出看
看。现在这部书稿就放在我的案头，
我不时地看看它，感到它就像是一双
眼睛，布里亚特的眼睛，总是那样深
情地望着我。我就在这双眼睛的注
视下完成了《穹庐》的创作，从写下第
一行字到文章结束，前前后后用了
12年。

记者：您之前的《毛乌素绿色传
奇》《精耕库布齐》等作品都是描写沙
漠巨变的，可以说您是沙漠巨变的记
录者，您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经历
了哪些心理变化？

肖亦农：我多年来创作的长篇报
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人间神话》
《绿色壮歌》，以及近年来发表于《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上的
生态散文《精耕库布齐》《致意毛乌素
沙漠的最后一座沙山》等，都是我对鄂
尔多斯人治理荒漠化进程的忠实记录
和对荒漠化治理的生态反思。

我与草原大漠已经纠结了近半
个世纪，真正有了绿色意识，那还是
40年前，在毛乌素沙漠一个公路养
护道班里。那时我还年轻，但我栖身
的大漠深处却是地老天荒，到处黄澄
澄的，推开门窗就是雄浑起伏的毛乌
素沙漠。一夜狂风起，沙子就像雄狮
一样扑了过来。几乎每天早上我们
都得翻窗出门，用简陋的劳动工具清
除堵住我们屋门的积沙。后来，为了
防沙，我们修了院墙、大门，并围着院
墙种了树，建起了一片片副食基地、
小苗圃，还挖了一个小鱼塘。我曾以
这个沙漠里的道班为背景，创作了中
篇小说《灰腾梁》、短篇小说《山风》。
这两篇作品都被《小说月报》转载，并
被收进多个选本里，成为我早期文学
创作的重要作品。

多年来，我痴迷上了鄂尔多斯沙

漠，为鄂尔多斯沙漠的沧桑巨变折
服，书写沙漠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
分。作为鄂尔多斯沙漠巨变的记录
者，我有这样一种感受：鄂尔多斯人
改造着沙漠，同样沙漠也在改造着鄂
尔多斯人。

鄂尔多斯沙漠翻天覆地的变化，
撞击着我，感动着我，激发着我的创
作激情。实际上，我的创作激情是从
鄂尔多斯大漠中长出来的，真不是采
风采来的。因为我笔下的人物，大多
是我的稔熟朋友。我从来就是他们
当中的一员，只不过是在荒漠化治理
的伟业中有不同的分工罢了。

记者：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
肖亦农：我感谢鄂尔多斯大地给

予了我那么多的创作灵感。对一个
作家来说，有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
地就足够你展示文学才华和文学抱
负了。我的文学创作，正是随着鄂尔
多斯大地的巨大变化而不断推进的，
正是这种生根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让
我感受到土地的翻腾变化。

40年的改革开放，让我笔耕不
辍，用手中的笔呵护着美丽的鄂尔多
斯。正是这种扎根土地的写作，让我
不飘不虚，无时不在汲取土地的营
养，于是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融入鄂
尔多斯大沙漠里。足踩在沙漠上，我
想，我就是一粒沙子；身隐在铺天盖
地的沙漠绿浪中，我想，我就是一株
小草。热爱沙漠，呵护沙漠，已经成
为了我生态写作的一部分。

地域写作从来不会影响一个作
家对世界整体的思考，关键看你笔耕
多精、思路多广、开掘多深，有没有找
到你文学生命的根。我佩服巴尔扎
克深耕巴黎，敬仰托尔斯泰足不离波
良拿小镇而将广袤的俄罗斯托于掌
上，喜欢莫言用一支大笔建立的斑驳
高密。“用心”是一个沉甸甸的词语，
值得作家反复咀嚼。作家用心思考，
用心写作，将心交于读者，甚至将自
己的血肉与自己生活的土地融为一
体，你的心脏随着土地的脉动而跳
动，你的喜怒哀乐随着这块土地上人

民的生存状态而翻滚起伏，你才会懂
得为人民写作的分量，才会懂得构建
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学的神圣与庄严。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
学创作之路的？您的创作历程分为几
个阶段？每个阶段您对文学艺术的思
考有何不同？

肖亦农：我的创作始于1973年，
曾发表短篇小说《黄河女船工》，那时
的写作除了写些豪言壮语，基本上是
与文学无关。改革开放后，开始接受
各种文学思潮和国内外的文学名著。
我一直在鄂尔多斯工作，更喜欢的是
当地的语言、文化，想把鄂尔多斯文化
深挖并通过我的笔介绍到更远的地
方。于是我紧贴大地进行文学创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主要是写
知青生活，代表作有《红橄榄》《孤岛》
《灰腾梁》等被我称为《金色的弯弓》系
列小说，主要以中篇小说为主。这些
作品见于《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等
文学期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
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完成了《黑界地》
的创作，这是我文学创作的黄金时
期。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主要进行
影视剧创作，与朋友合作完成了大量
的电视连续剧，如《诗圣杜甫》《尚方宝
剑》《蟋蟀宰相》《皇上二大爷》《在一
起》《村官难当》等，独立创作的电视剧
《我的鄂尔多斯》《爱在冰雪纷飞时》，
为我的影视代表作品。后转入非虚构
创作，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大地的变化，
关注生态变化，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
《人间神话——鄂尔多斯》《毛乌素绿
色传奇》和大量散文作品，直接反映这
个伟大时代。后来开始潜心研究蒙古
族文化和英雄传奇，不断开拓自己的
文学版图，完成了长篇小说《穹庐》的
创作。这部作品凝聚着我的心血和我
对内蒙古大地的爱恋，也是对养育我
成长的内蒙古大地的回报和感恩。

（本版图片均由肖亦农提供）

心，为这片土地而跳动
——访著名作家肖亦农

《穹庐》故事梗概

我区著名作家肖亦农历时12年完成的新作《穹庐》，在《十月·
长篇小说》2018年第4期以专刊形式全文刊载，并于10月下旬由
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12月，入选第三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
《穹庐》的出版引发强烈反响，近日，记者就《穹庐》作品本身及其
文学之路的创作理念、创作历程等问题采访了肖亦农。


